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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神父，大家好！ 

 

「患在有身」，這題目對我看人生是一個新角度。原來我的人生所發生的事姑是因為

這個身體引發的問題。或者讓我簡述我的人生。 

 

1）我出生在中國建國初期。50年初, 生活困難，爸爸在我六個月大要漂洋過海，到澳

洲謀生。我不幸染上小兒麻痺症。那時在中國是一個絕症。在亂世時，人都因為政局

而變得瘋狂。解放時，有一個口號：「鬥地主，分土地」，是中共領導農村, 土地改

革的政策。我家不幸被掛上「地主」的名份。60多歲的祖母幸免承担責任，媽媽便成

為受害人。批鬥是她每日的活動。這種瘋狂的行為，一直到我家中「家徒四壁」，媽

媽也快要崩潰時，那頂「地主」帽子才被除下。媽媽帶領我們盡快離開這個家園。第

一站是到廣州。 

 

2）在廣州我讀幼兒班。那時交通工具沒有現在發達，多是靠一雙腳走路的。幼兒班每

次的戶外活動是走到海珠橋另一邊的公園。那時我已開始用小腦袋思考如何排隊時走

在最前，因為行路慢慢一拐一拐的，到達目的地時我巳成為隊尾最後一個。 

  

3）媽媽再次帶著全家走向自由，目的地是香港。五十年代，讀書是分上午班或下午班

，我就讀上午班的學校是沒有電梯的二樓。小小的腦袋重施故技，放學時我是第一個

走出課室下樓梯的人。但到達地面時我仍然是最後一個。 

 

4）香港生活費用比澳門貴，收到爸爸寄來的家用不多，一年后，我們又要搬家到澳門

啦！ 

5）澳門十年的校園生活，媽媽給我轉了四間學校。雖不像孟母三遷，但相信也是為我

好的。最後四年就讀修女辨的英文學校，希望他日找工作能夠容易些。我的英文水準

差，所以進入英文學校，要重讀三年小學。在離開時，只完成了初一課程。 

 

6）在爸爸準備伸請我們移民到澳洲時，他要求我和弟弟領洗入教，他相信澳洲天主教

學校比公立學校師資好。順理成章，我倆姐弟便在移民時，成為天主教徒。 

7）到悉尼後，因為超齡，我只能就讀一所修女辦的商科學校，希望能成為文員甚至秘

書。 



 

8）不久爸爸為我按排到醫院為我的「天殘腳」第一次做矯形手術。因為那時我的腳巳

扭轉了。我這一生為這隻腳共開了3次手術，我的腳便多了3顆螺絲釘。 

 

9）第一份工作是商科學校修女為我按排，是天主教辦的印刷公司的會計部門。地點近

我居住的附近。我在這個上和下睦的環境中工作了四年。那時我感覺像是隻井底蛙，

希望跳出來見一見外面的世界。在媽媽的反對下，我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是出納員，

負責計算員工工資。在那裡工作了七年。 

10）到了適婚年齡，我與一個煮中餐的廚師結婚。我們共同生活的活動有限，因為我

們休息日子不同。我於是去尋找第三份工作。   

 

11）第三份工作是在省政府運輸署作公務員。雖然公務員的工資比較低，但能夠有機

會和丈夫間中一同休息，是我的目標。可是不需要朝九晚五工作的時間很短，因為我

伸請轉到我住的地區的分局，後來才發現工作時間回復刻板式。在這機構共工作了25

年，分別在七個分局工作，由小職員到經理級，直到退休。 

  

「患在有身」，讓我感到殘缺的身體，所遇到的困難，與健全的人，分別不太大。相

信每個人都會去面對自已生活上的各種挑戰，學習和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從小我覺得

與其他人沒有多少分別，所以從來沒有自悲感。長大後，更沒有與任何人作比較習慣

。 

 

在信仰方面，我領洗時剛好梵二結束。彌撒是拉丁文舉行，那時教友家中是找不到一

本聖經。所以參與主日彌撒是我唯一信仰的活動。媽媽雖然沒有領洗，但是她要求我

和弟弟堅持每個主日到聖堂望彌撒，抵達澳洲後仍要我們遵守這份信仰。 

我曾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教友成立一個天主教華人團體。經驗了如何参與不同的職務。

如詩歌班總務、讀經員、送聖體員、會長、成人中文慕導班導師等。同時参與恩保德

神父的網上學校導師團體，學習如何以中文書寫。更要感謝聖神不断的帶引及指導，

使我在靈性生活中不停的向前行。感恩有主的同行。 

 

總結： 

人的整體是肉身和靈魂的結合。天主賜給每個人一個身體和一個靈魂，是因為要我們

分享衪的愛。天主在我生命中一直帶領我。相信我爸爸建議我們領洗並非偶然，而是

天主豐盛的恩賜。祂從我生命中的很多困難減少，更讓我知道有聖神一直的帶領，不

用擔心祂的事工，只須願意接受面臨的工作，熱心為教會服務，成為教會的一份子。 

 


